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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嵌入是为企业提供关键知识和信息的来源，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南高新技术示范区内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网络嵌入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以网络权力为中介因素、吸收能力为调节因素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网络嵌入性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2）网络权力在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3）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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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nterprise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Network Power as the Mediator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s the Mod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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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embedding is a source of key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for enterpris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enterprises in the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rea of southern Jiangs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network embedding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with network power as the intermediary factor and absorption ability as the regulating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mbedding of enterprise network has an inverted "U"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The network power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bedded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network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is the reverse-"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bedded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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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企业想在日趋动态、变化复杂的环境下提升组织经营绩效并得到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网络嵌入性是指企业成员在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能够共享信息价值以实现经济效益[1]。Burchard等[2]认为，企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创新资源，嵌入产业集群这一网络化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技术创新。企业在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无形中可获得社会资本，增强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话语权，在进行价值传递的过程中提升创新绩效，促进相互合作的同时可为社会带来正的外部性[3]。社会资本经纪理论认为，那些拥有较强社会网络关系桥接的企业趋向于变得更加具有创造力，具备较好的知识共享能力[4-5]，不同成员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他们通过合作行为获取特有的资源、交换有力的信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想要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就需要对创新足够重视以缓和外部竞争压力[6]。当企业嵌入网络中，能够带来新的资源获取渠道，异质性资源能够引发技术创新行为，实现企业创新绩效。
社会关系学派认为，不同成员存在嵌入程度上的差异，占据合作网络中有利位置的企业在资源获取和分配上会有先发优势[7]，拥有关键资源的一方相对其他人而言有更强的话语权，能够依靠自身权力来控制合作过程中的资源流向。权力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企业间合作程度有较大差异，在合作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企业掌握更多的资源和知识，拥有更强的控制力，从而可以依靠自身的网络权力来获利。孙国强等[8]研究认为企业嵌入到合作网络中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接触到关键信息的机会，这些核心结点企业意味着将会拥有更高的网络权力和网络地位。Sozen[9]研究发现，网络权力节点大的企业倾向于最大化地利用连接关系挖掘流动的优质资源，增强资源识别与开发能力从而提高与其他企业间的知识距离，能够提升知识储备量以构建权力基础应对创新变革。
资源基础观指出，企业竞争的本质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获取并利用核心资源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保证[10]。知识吸收能力是关乎企业创新产出的一个关键因素，获取外部知识并进行自我消化对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11]。关于合作网络中企业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学者们已有一定研究，如Tortoriello[12]指出在不同知识共享关系的背景下，组织的吸收能力能够整合多样化的异质性资源并增加对知识的利用强度，高效吸收并转化为内部知识源，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Lucena 等[13]认为，拥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能够在合作网络内快速识别、获取并利用自身所缺乏的互补性知识和资源，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转化到组织的内部研发创新过程中，有助于加速企业创新进程，提升企业绩效。
网络嵌入性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但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Barney[14]研究认为企业嵌入到研发合作网络中会对创新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Li等[15]研究也同样认为，企业嵌入到合作网络中时能够从网络中吸取互补性资源，建立起长期的互惠关系以共享关键知识和信息，这将有助于提高创新绩效。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过度嵌入存在的互惠排他性和嵌入惰性等负向影响将会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这反而会削弱企业的创新绩效[16]。在合作网络联系中可以看出，管理层大范围的网络嵌入会干扰管理的质量，降低管理的独立性并削弱企业价值，如Molina-Morales等[17]以巴伦西亚地区154家西班牙集群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关系嵌入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嵌入性与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认为过度的网络嵌入将会给组织带来较多的沟通成本和管理费用，反而不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李德辉等[18]从企业网络嵌入性与生产率为切入点发现，企业广泛的嵌入合作网路中将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即会有过度嵌入的负向机制。
由此可见，学者们有关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机制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差异化的研究结论影响了对相关理论问题本质的探讨。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关系嵌入的角度出发，利用我国苏南地区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开数据，探讨企业网络嵌入、网络权力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考查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对网络嵌入和创新绩效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并为企业适度开展网络嵌入提供指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
企业嵌入到集群网络中，能够与其他企业开展信任和互惠性的活动以获得竞争优势。网络成员较密切的关系，有助于增强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信任度和共享信息的可能性，为成员之间获取异质性知识和资源提供便利。赵辉等[19]在企业推动、参与且多方合作的前提下，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发现，结构嵌入能够使企业获得联盟中流动的知识源和信息源，这对企业项目绩效具有促进作用。Chiu 等[20]围绕社会经纪的概念，从高科技企业这一微观角度出发，实证分析得出网络嵌入对集群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企业在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有机会接触到创新所需的异质性信息和资源，降低对外部网络资源的依赖性且增加了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有助于提高综合竞争力。李奉书等[21]以我国高新技术联盟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表明联盟网络嵌入使企业获得了高度的信任和组织间的合作，能够显著提升技术创新绩效。Ciabuschi等[22]研究发现，在外部资源获取途径上，企业更倾向于与本企业价值链有关联的企业之间进行合作以降低沟通障碍和搜寻成本，这将会加深关键性信息和资源外溢继而带来成本优势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异质性知识源的流动和传播可以促进企业内外部的整合，同时资源获取又能够为进一步创新提供动力。
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企业过度网络嵌入将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因为网络中不同成员的知识和信息存在差异，过度嵌入会造成组织内的资源重叠，企业需要耗费较多时间与精力去分析和处理冗余资源，这一过程成本昂贵且效率低下[17]。因此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嵌入成本等负向机制的研究，如Ozman[23]的研究发现，企业网络嵌入与绩效之间有着较低程度的负向关联机制；李德辉等[18]研究认为，过度嵌入的资源诅咒效应将会不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产出，网络嵌入加深带来的过度投资将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
2.2  网络权力对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
合作网络内企业间往往存在着较强的利益捆绑性，寻求在竞合关系中取得平衡，只有嵌入到网络中拥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企业才能够占据较好的网络位置和获得有利位置赋予的网络权力。企业嵌入到合作网络中获得关键资源，并不能确保一定有较高的创新产出，利用网络权力获得信息和资源后的关系能力及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发展关系密切。一方面，网络权力较高的企业往往具备较好的关系能力，能够保障企业间长期合作关系的稳固性，为企业创新能力打下基础的同时也加强了企业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和控制力。Falzon等[24]的研究表明，网络中的企业间存在显著的竞合关系，出于利益的考虑，企业之间会采取行动实施竞争行为以确保网络中优势地位，具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也有较好的关系能力，可以保证合作网络的动态稳定性，促进创新的产出。另一方面，网络权力较高的企业往往也具备较好的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分析和处理企业的各种利益关系，为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打下基础。Salisu等[25]研究发现，网络联盟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往往比处于非核心位置的企业拥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中的资源进行创新。嵌入到合作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拥有网络权力的企业都具备较强的关系能力及整合能力[26]，因此，网络权力在网络嵌入性带来的资源利用及整合的基础上能够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网络权力在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2.3  吸收能力对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吸收能力是组织个体基于知识的动态能力，具有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能够为组织创新带来有效产出[27]。吸收能力是有效利用组织和合作伙伴内外部资源的衡量，而通过适当嵌入网络连接其他参与者将会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创新的核心在于公司外部合作网络的结构以及最大程度上利用网络外部性的内部能力。吸收能力是组织内部能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促进组织的跨边界学习，扩大了知识的搜索范围，能够丰富信息和资源的储量，为创新的实现提供基础[28]。嵌入组织网络中的成员在跨边界学习、探索外部新知识的过程中将会启发出不同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方式来分析问题，激发组织的创造力。吸收能力促进内外部知识的消化和转换，通过将外部知识内部化的行为进行组织内部知识的重新组合，从而创造新知识来增强创新能力[29]。本文从企业关系层面的吸收能力视角为切入点，认为网络嵌入通过互惠和影响来识别与获取所需创新资源，而最终创新的实现还取决于企业对所得知识和信息的充分消化吸收及有效转化。首先，嵌入集群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可以影响到网络中关键信息和资源的流向，及时识别对组织创新有利的资源；其次，在识别和获得资源后，需将内部知识和外部资源相结合进行消化吸收，而消化吸收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自身能力相关；最后，通过网络嵌入识别和获取的资源并由企业消化吸收之后，才能带来有效的产出转化，作用于企业的创新绩效[30]。因此，本文认为吸收能力将在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的关系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在具备较强吸收能力的情境下，将会强化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理论分析构建了企业网络嵌入、网络权力以及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重点考察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网络权力及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吸收能力的内在影响机制。
图1改正：“倒U型”改为：倒“U”型



图1  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21世纪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已被多位学者应用于较多领域，是关于关系结构测量和分析的一个庞大且不断成熟的研究方法[31-32]。社会网络分析包含了一套大量的方法论、统计和理论方法，这些方法是为关系数据分析而开发的[33]。本文依据Markóczy等[34]对我国上市公司连锁网络分析时所采用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6.0，深入分析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并引入网络权力作为中介因素及吸收能力为调节因素对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3.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4年11月，由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8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共同建设的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其建设旨在创新变革和引领企业持续发展，推动苏南区域协同创新。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苏南示范区）拥有高端科技发展、整体规模庞大、企业别具特色的新兴高科技产业集群，鉴于其创新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选取苏南示范区作为研究对象。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的公开数据表示，截至2017年年底，苏南高新技术示范区获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经超过9 500家，其中在我国境内沪股、深股和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企业已经超过800家。去除公开数据不完整的上市企业，本文的研究样本为苏南示范区在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创业板等挂牌上市的115家企业，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实证分析数据均来自于有关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的收集和整理，连锁董事会网络构建中的董事个人信息数据来自于锐思（RESSET）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创新绩效的专利衡量数据来自于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和佰腾专利查询网。
表1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特征
	分类标准
	数量/家
	占比/%

	企业类型
	广义服务业
广义制造业
	12
103
	10.43
89.57

	成立年限/年
	＜10
10～20
＞20
	8
85
22
	6.96
73.91
19.13

	营业收入/亿元
	＜10
10～80
＞80
	51
55
9
	44.35
47.83
7.83

	员工人数/人
	＜1 000
1 000～3 000
＞3 000
	41
42
32
	35.65
36.52
27.83

	研发人员数量/人
	＜200
200～500
＞500
	57
33
25
	49.57
28.70
21.74


               注：为2016年统计数据。
            

3.3  变量测度
（1）自变量：网络嵌入。企业管理层的核心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对未来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企业高管之间的连锁网络关系实际上代表整个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及其所处的地位，直接决定了企业从网络中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因此本研究对苏南示范区内企业在该产业集群中的网络嵌入程度采用高管之间形成的连锁董事网络来衡量。借鉴任兵等[35]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样本企业间连锁高管的直接和间接关系，采用连锁董事的任职网络关系矩阵来衡量，如式（1）。在相关企业之间同时有兼职的董事、监事等高管的数量均隶属于该上市公司连锁高管网络中的节点数，连锁高管网络中心度度量企业在合作网络中具有相关联系的规模，是从社会关系连接中获得资源的一种具有共享性的直接作用机制，点度中心度可由UCINET6.0软件计算得出。

                                  （1）

（2）因变量：创新绩效。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成果体现在专利类型和数量上，衡量指标是企业专利查询数据库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者的总和。
（3）中介变量：网络权力。中介变量采用结构洞衡量标准中的有效规模来计算，通常使用该企业的个体网络规模减去网络冗余度[36]，计算结果表示该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影响程度大小，也即本文所衡量的网络权力。计算方法为：
                                    （2）
式（2）中，i≠j，j为与i有直接关联的企业，k为i或j以外的相关企业。
（4）调节变量：吸收能力。Miguel等[37]认为企业研发投入能够带来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密切相关。借鉴Schweisfurth等[38]的研究，本文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吸收能力的衡量标准，该指标计算结果越大，则说明企业对所得资源的消化和利用能力越强。
（5）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企业的基本属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引入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采用员工总数的对数来表示，企业年龄采用企业成立年限来表示。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统计
（1）连锁高管网络嵌入性分析。本文将样本企业按1～115分别编号，应用UCINET6.0工具生成了连锁高管关系图如图2所示；网络密度用企业和集群内其他企业的所有联系与最大可能联系的比值来度量，描述了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连锁程度。


[image: ]
图2  样本企业连锁高管网络关系分布

样本企业的连锁高管规模通过点度中心度计算结果得到，如表2所示，绝对中心度的平均值为14.226，相对中心度的平均值为1.134，整个网络的网络中心性为3.71%，表示样本企业的连锁高管网络并不具有显著的中心性。
表2  样本企业连锁高管网络中心度的描述统计
	指标
	绝对点度中心度（Degree）
	相对点度中心度（NrmDegree）
	占比（Share）/%

	均值（Mean）
	14.226
	1.134
	0.009

	均方差（Std Dev）
	14.582
	1.163
	0.009

	和（Sum）
	1 636
	130.463
	1.000

	方差（Variance）
	212.645
	1.352
	0.000

	平方和（SSQ）
	47 728
	303.514
	0.018

	中心均值平方和（MCSSQ）
	24 454.121
	155.510
	0.009

	欧式范数（Euc Norm）
	218.467
	17.422
	0.134

	最小值（Minimum）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Maximum）
	60.000
	4.785
	0.037

	网络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zation） = 3.71%  异质性（Heterogeneity） = 1.78%  标准化（Normalized） = 0.92%



（2）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样本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创新绩效、网络嵌入、网络权力和吸收能力的均值分别为27.974、1.134、1.083和0.051。对变量进行VIF测算，发现其VIF值均远小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的样本变量研究具有可行性。
表3  样本企业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创新绩效
	网络嵌入
	网络权力
	吸收能力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VIF

	创新绩效
	27.974 
	30.547 
	1.000 
	
	
	
	
	
	

	网络嵌入
	1.134 
	1.168 
	0.025 
	1.000 
	
	
	
	
	1.763

	网络权力
	1.083
	1.387
	0.107
	0.362
	1.000
	
	
	
	2.082

	吸收能力
	0.051 
	0.035 
	0.083 
	0.004 
	0.014
	1.000
	
	
	1.076

	企业规模
	7.386 
	1.024 
	0.389 
	0.153 
	-0.198 
	1.000 
	1.000
	
	1.084

	企业年龄
	16.696 
	4.357 
	-0.028 
	-0.020 
	-0.152
	0.103 
	0.125
	1.000
	2.064



4.2  回归分析
为了实证检验前文中所提假设，本文采用Stata13.0软件对样本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企业网络嵌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网络权力作为中介和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首先分析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在网络嵌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作用，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来验证所提假设。乘积交互项的存在可能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先将调节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所构造的具体模型如表4所示。由模型3可知，网络嵌入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1.493，P<0.01），同时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β=-0.779，P <0.01），也即企业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可知假设H1得到验证，即企业初期适度的网络嵌入有助于创新绩效的产生，但过度嵌入强化了其负面机制反而抑制了创新绩效。从模型6可以发现，一次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1.446，P <0.1），同时二次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β=-2.106，P <0.05），表明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β=-4.106，P <0.05），因此可知假设H3成立。
表4  样本企业网络嵌入、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企业年龄
	-0.026 
	0.698 
	2.143**
	0.803*
	2.739***
	3.786***

	
	（-0.032）
	（0.854）
	（2.421）
	（1.541）
	（5.141）
	（3.881）

	企业规模
	1.399***
	0.636*
	1.136 
	1.927**
	1.757**
	1.780***

	
	（2.833）
	（1.641）
	（1.604）
	（2.096）
	（2.553）
	（2.656）

	网络嵌入
	
	0.437**
	1.493***
	
	1.588***
	2.106**

	
	
	（2.076）
	（3.205）
	
	（3.717）
	（2.529）

	网络嵌入2
	
	
	-0.779***
	
	-0.662***
	-1.567***

	
	
	
	（-2.761）
	
	（-2.973）
	（-3.142）

	吸收能力
	
	
	
	0.859***
	0.678***
	1.114***

	
	
	
	
	（1.049）
	（5.924）
	（5.275）

	网络嵌入×吸收能力
	
	
	
	
	
	1.446*

	
	
	
	
	
	
	（1.632）

	网络嵌入2×吸收能力
	
	
	
	
	
	-2.106**

	
	
	
	
	
	
	（-2.327）

	Observations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F
	4.121 
	1.993
	3.596 
	4.352
	9.844
	25.511

	R2
	0.069 
	0.051
	0.116 
	0.105 
	0.311 
	0.586 


注：1）*、**、***分别表示P <0.1、P <0.05、P <0.01时显著，2）括号内为t值。下同。

然后检验中介模型，分析网络权力在网络嵌入性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所构造的具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做网络权力对网络嵌入及网络嵌入平方项等的回归，模型8中网络嵌入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2.084，P <0.01），同时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β=-1.335，P <0.01），说明网络嵌入性与网络权力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再次，模型10中网络权力系数为正且显著（β=1.238，P <0.05），模型11中网络权力系数为正且显著（β=1.061，P <0.01），同时自变量的一次项（β=1.368，P <0.05）和二次项系数均显著（β=-0.692，P <0.05），综合来看，网络权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该变量在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假设H2成立。
表5  样本企业网络嵌入、网络权力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网络权力
	
	创新绩效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企业年龄
	0.542*
	0.964**
	
	2.143**
	1.104**
	0.803**

	
	（1.647）
	（1.975）
	
	（2.421）
	（1.982）
	（1.944）

	企业规模
	2.336*
	1.965 
	
	1.136 
	1.547
	1.836**

	
	（1.834）
	（1.815）
	
	（1.604）
	（1.389）
	（2.215）

	网络嵌入
	1.524**
	2.084***
	
	1.493***
	
	1.368***

	
	（2.179）
	（2.794）
	
	（3.205）
	
	（2.993）

	
网络嵌入平方

	
	-1.335***
	
	-0.779***
	
	-0.692***

	
	
	（-2.682）
	
	（-2.761）
	
	（-2.679）

	网络权力
	
	
	
	
	1.238***
	1.061***

	
	
	
	
	
	（1.073）
	（2.768）

	Observations
	115
	115 
	
	115 
	115
	115 

	F
	1.993
	2.748
	
	3.596 
	2.994
	4.371

	R2
	0.051
	0.162
	
	0.116 
	0.266
	0.285 



为探讨吸收能力对企业网络嵌入及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绘制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图如图4所示。从调节效应来看，较强的吸收能力将会放大企业创新绩效。一方面，拥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有能力充分消化吸收并融合组织的关键性资源，企业通过嵌入合作网络获取的知识和信息能够支持企业的创新绩效成果；另一方面，当企业过度嵌入到合作网络中时，将会面临较高的互惠排他性和嵌入惰性，这反而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绩效。


图4  样本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上市（沪深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的115家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关系嵌入视角出发探讨企业网络嵌入性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分析吸收能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以及网络权力在二者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企业嵌入集群网络的初期，大量的信息和资源共享为企业带来发展的渠道和原动力，有利于实现创新绩效，但随着嵌入程度的加深，过度嵌入的资源诅咒效应强化了其负面机制反而抑制创新，即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第二，企业通过嵌入合作联盟中获得重要信息和资源，但是对资源的利用程度还取决于其本身具备的吸收能力，识别、消化和吸收的能力越强，越有可能激发创新，即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第三，网络权力能够在网络嵌入性和创新绩效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
5.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丰富了企业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往大部分文献集中关注于嵌入合作网络中的有益方面，而忽视了过度嵌入给企业带来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等负向影响，如大多数文献研究结论指出，企业网络嵌入能为企业积累更多的组织和社会资本、进行更多的信任和互惠性安排，提高企业经营绩效[21-23]；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当企业过度嵌入后，整理和分析冗余信息及资源时所消耗的代价将超过收益，因为处理过度嵌入导致的企业间复杂关系将致使企业支付更多开支，企业嵌入惰性的存在可能使其更倾向于采取“搭便车”行为从而弱化了对创新的重视。其次，通过中介模型揭示了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网络嵌入会对企业的网络权力有正向影响，而网络权力又会进一步作用到企业的创新产出上，因此得出网络权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5.3  实践意义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适度嵌入集群网络提供指导。创新是企业发展关键动力，嵌入组织网络中确实可以获得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并增加企业的创新绩效，但过度嵌入产生的负向成本却不容小觑，因此，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恰当地把握嵌入时机和程度的问题，做到“过犹不及，事缓则圆”。第二，为企业提升自身网络权力提供指导。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权力越高，其所拥有的话语权越大，越能掌握关键资源和信息的流向，而企业嵌入网络中能够进行异质性的连接，增强自身网络权力。第三，企业要关注培养和提升组织的吸收能力。企业网络嵌入是为创新实现提供发展的基础，而资源的消化和吸收与企业自身息息相关，必须提升吸收能力来将输入转化为有效的产出。
5.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仅采用苏南示范区为研究对象，样本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特性，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将会扩大样本企业数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其次，仅探讨了网络权力以及吸收能力对网络嵌入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效应，未来可关注于其他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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